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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吉·原野是一位有趣的作家，每次阅读他
的作品，我都会忍不住从中寻找他的身影，这次读
《乌兰牧骑的孩子》也不例外，通过书中一个细节，
可以了解到本书的故事背景是 1965年，通过书的后
记，可以知道他的姥姥、妈妈、小姨都是“乌兰牧骑”
的前身——文工团的成员。

由此就可以推测，本书的男主角铁木耳，有可
能就是原野本人，最起码，铁木耳在书中的诸多经
历，来自于写作者原野本人。他书写的，是一个永
久驻扎在他记忆深处的草原，也就是属于他这个年
龄段的人童年时期的草原。

他热爱的，也是一个文化层面的草原，通过灵
动的文笔，他喊住了风，叫停了云，让小草保持了倾
斜的身姿，还把流动着的、正在向草原上空散去的
气味，送到了读者的鼻息间。

《乌兰牧骑的孩子》被定位成原野“少年系列小
说”中的一本，书中五个孩子，年龄最大的铁木耳上
四年级，年龄最小的江格尔上一年级，故事讲述的
是五个孩子在假期时，偷偷跟随在“乌兰牧骑”工作
的父母前往白银花草原玩耍。

当然，和每一个孩子开启一段冒险旅程，总有
一个高大上的愿望一样，五个孩子为自己的淘气行
为，也寻找了一个理由：寻找神鸟乌音嘎。他们兵
分两路，铁木耳以自己会画幻灯片为由，争取到了
跟随出行的权利，并且把妹妹藏进了红色幕布卷
中，海兰花小分队借了舅舅的黑毛驴借道沙漠，与
铁木耳小分队胜利会师白银花草原。

过程是艰难的，结果是美好的，虽然铁木耳因
为偷偷带上妹妹，屁股遭到了父亲用苹果枝的“招
待”，海兰花在沙漠也遇到了缺水少粮的问题，但他
们还是如愿留在了白银花草原——这个他们假期
生活的大本营。

阅读本书的冒险过程，根本无需担心，因为我们
知道，除了两家孩子的家长会对孩子尽到守护责任
之外，本书作者原野，也在书中悄悄跟随，他怎么可
能（也怎么忍心）让这五个孩子遭太多罪呢，毕竟少
年假期的主旋律是冒险+狂欢，是鼓励+奖励，苹果
枝打屁股，已经是最严重的惩罚了，同样有一颗童心
的原野，会保护好他笔下人物的。

这是本少儿读物，但却拥有超高的文学含金
量，原野原本就很富裕的想象力，还有机智的语言
表达能力，用到少儿题材当中，更是如鱼得水，书里
的一些句子，读来真是让人爱不释手：比如他写苹
果花开的时候，“有的花枝高，大人们把鼻子凑到花
朵前闭眼嗅一嗅。有的花低，接待小孩的鼻子”；自
谦不会讲话的旗长，形容起“乌兰牧骑”的队员来，
用词可谓天花乱坠，“你们就是百灵鸟，在天空唱着
婉转的歌。你们就是梅花鹿，在山坡上跳着吉祥的
舞……”；为了安慰想要保护沙漠水坑里小鱼的金

桃，铁木耳说“让天空降下来一颗冰做的星星，落在
红嘎路沙漠上，变成一湖水。”

这些优美的句子，再加上孩子们在白银花草原
上跌宕起伏的经历，共同构成了《乌兰牧骑的孩子》
的可看性。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得是铁木耳
和伙伴们一起发现日军在草原留下的工事地址，得
到了解放军王司令、刘司令的表彰与奖励。

这一情节，不但让孩子们的冒险心与虚荣心得
到了极大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首次以“有
功之人”的姿态进入大人世界，从司令手中接过奖
品，享受只有英雄才配得到的掌声，这对一个孩子
的成长，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的。

如果说《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一本成长小说，那
么在有了这一段经历之后，几名少年的生命当中，
会多了一些沉甸甸的成分。

在成长元素的安排与使用方面，原野采取了润
物细无声的表达方式。在教育少年儿童面对挫折
与苦难，引导他们用乐观精神来应对变化时，作家
的笔触是轻松的、淡定的、甚至带着点戏谑态度的，
这与草原人天生的性格有关，也与写作者的价值取
向有关。

对于非草原出生与成长的少年儿童来说，阅读
本书最大的收获，恐怕就在于本书提供了一个陌生
化的生存场景，读者通过选择一名人物进行角色代
入，和书中少年一起去发现、感受、成长。尤其是对
因学生与环境而感觉到压力的孩子们来说，本书提
供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大口呼吸的虚拟空间，这个空
间是文学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

“少年小说”的陌生化表达，是这一创作领域面
临的新挑战，对于现代的少年读者来说，因为他们接
触的信息量很大，认知也远远高于二三十年前的同
龄人，所以这一代少年读者对读物的要求会更高，他
们不希望在书中得到重复与训导的信息，而是愿意
看到一些他们熟悉的生活中所缺少的一些东西。

那么《乌兰牧骑的孩子》这本书，能提供的，恰
好是放在任何时代都能引起孩子们共鸣的情感：比
如童心、纯真、幻想、欢乐等等。而这些，放在草原
文化的背景下，发生得那么自然，这引人沉思。

“少年小说”对人际关系的刻画，同样也会对读
者群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乌兰牧骑的孩子》对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模式，在
书中，人与人之间都是互助的关系，“乌兰牧骑”的人
送产妇到医院生产，五个孩子剪羊毛售出后给花兰
奶奶买急需的药品，桑布带孩子们成功摆脱狼群，包
括草原上的马匹，也主动前来助阵……

难怪五个孩子当中仅有八岁的江格尔会说，
“我不想离开这里，我要永远在白银花生活，在这里
长大，一直到老。”阅读这种与付出有关、与承诺有
关的文字，不由心生温暖。

他喊住了风，叫停了云
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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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山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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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雯轻描淡
写的一句老话，终于让王
晞星下了决心，他决定留
在太原，但没有留校，而
是去了省中医研究所。
无疑，这是王晞星的一次
重大人生抉择，帮他做出
选择的不只韩忠，还有赵
雯。赵雯毕业后去了北
京，王晞星再也没有见过
她，但至今仍记得她说过
的话。转眼 35 年过去，
假如王晞星当年回了稷
山，很可能不会有今天的
全国名中医王晞星。对
此，王晞星心存感激，或
许在他心里，觉得自己还
欠老同学一声当面的谢
谢。

往事如烟，人生中的
每个坎都是疑难杂症。
所谓命运，不过是某味药
用或不用、用多或用少般
的抉择。

想 起 35 年 前 的 故

事，王晞星与我相视一
笑。我不知道，我去公园
那天是不是王晞星去公
园那天，但从时空上判
断，那是他与我最有可能
交集的一天。

清明断雪，谷雨断
霜。随着气温回升，青年
路上的行人渐渐多起来，
路边的银杏叶子被阳光
一照，很像人的眼睛。尤
其这个春天，银杏叶子看
上去就是戴着口罩的医
护人员的眼睛，清澈，
干净，会笑。

王晞星也长着一双会
笑的眼睛。戴着口罩时，
王晞星眼镜片后面、口罩
上面的目光也是笑的，不
过，他的笑很可能是职业
习惯。问诊时，王晞星的
目光会微微斜向下看，这
肯定是常年把脉养成的职
业习惯。如果摘掉口罩，
王晞星的嘴角也是挂着笑

的，在患者眼里，王晞星就
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中
医”。但早年跟着王晞星
到肿瘤科一起创业的护士
长杨晋田谈起对老领导的
印象，却不很确定，或者
说，有些矛盾。王院长很
少骂人，可我们见了他都
有点怕。问她为什么怕，
杨晋田想一想说，我也说
不出来，不怒自威？也许
就是这个意思吧。

儿媳妇掂起鞋底，照
着庆和的脑袋抽过去，庆
和连忙大叫，扔下枣子就
跑。让儿媳妇撵着打，巷
里都说丢人。庆和才不
管这个，只要能喝酒，有
什么丢人不丢人。

庆和心眼奸猾，算计
精明，在乡邻中间，也是
没人能顶得过。一招防
不住，就要吃他的亏。生
产队担茅粪，按人头记工

分，庆和一家有屎尿都拉
到自留地里。一旦按担
按桶记工分，庆和家里拉
出来的，不知掺了多少清
水。生产队交公粮，突击
剥玉米，家户领了玉米穗
子回去，回头交玉米颗和
玉米芯，分量一合，记工
分。庆和的分量倒不差
斤两，但明眼人一看就知
道，他留下玉米颗儿，掺
了玉米芯儿。高头村的
秦椒远近知名，庆和卖辣
椒面，预先就掺了不知多
少柿子皮、盐面面。天
呐，柿子皮、盐面面七分
钱一斤，辣椒面要一块
钱。庄稼人心眼小，那年
月人都穷，算来算去也就
多那么几毛钱，庆和偏能
把几毛钱的便宜都刮得
干干净净。

离高头村五六里远，
有个泓芝驿镇。泓芝驿三
六九逢集，村里习惯到这

里赶集。村民到泓芝驿赶
集，随口都说走驿街，卖点
土特产，也买点吃喝杂
物。逛街，也能吃点好的，
凉粉啦，油糕啦。庆和时
常来吃一碗羊肉泡馍。乡
下的羊肉泡馍简单，自己
带着馍馍去，要一碗羊汤
泡了吃，两毛钱。就这两
毛钱，乡下农民那时也难
得吃一回。羊肉泡馍常用
那种大海碗，豆腐粉条羊
血拌了，一碗热气腾腾，乡
下人难得见点荤腥，也算
过一把瘾，享一回口福。

盛羊肉泡馍的海碗
比平时家户吃饭的饭碗
大得多，一个碗卖两毛
钱。那时工分不值钱，地
里受一天苦，一个工分也
就两三毛钱。于是吃泡馍
有人偷碗。就像陈佩斯演
的那个小品，吃完饭，饭碗
往 胳 肢 窝 一
夹，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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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儿童节临近，心中总有
一丝触动，叹时光飞逝，忆儿时
岁月。

童年，总觉得那时自己会
飞，不是搏击长空遨游千里的那
种，而是围绕着家园低空盘旋的
飞。童年的天空总有很多喜欢
的蜻蜓，红的被称为新娘子，绿
的被称为新郎官，那时追逐蜻蜓
真的不是为了捕捉它们，而是为
了撮合一段美满的姻缘。我经
常在一觉醒来寻找自己的翅膀，
自身也不知是鸟还是蜻蜓，突然
发现没了翅膀，变成一个寻常小
孩，于是痛哭流涕。

很多人说起天空充满遐
想，他们看星星看月亮看云彩，
看白天变成黑夜的无奈，看黑
夜变成白天的惊喜。童年的天
空在我印象中，竟然是一块灯
芯绒布，柔软温暖，那是因为母
亲有一件特别好看的灯芯绒褂
子，几颗亮闪闪的纽扣像星
星。还觉得童年的天空是一片
绿油油的草地，我赶着牛羊在
天空放牧，那种感觉真是好极
了。累了坐到牛背上，吹奏芦
苇制成的笛子，声音清亮激越，

不知是否惊动了神仙，不知能
否引来仙女？童年时想过，自
己以后肯定会娶仙女当老婆，
真是不知羞。

童年时的天空很蓝，童年
时的白云很白，童年时的一颗
心真敢想。其实童年的想象是
分散的、断裂的，它无法持久，
不能连贯，这才符合孩子的特
性，尽管我不想承认，但的确是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孩。没
有翅膀的孩子无法飞上天空，
在这方面竟然不如一只小小的
昆虫，或者一个没有生命的风
筝。听多了神话故事，羡慕神
仙们会腾云驾雾，总在想，是不
是每个神仙都养着一片云，回
家后把云用缰绳扣在树上，要
不，云儿肯定会乱跑，我压根就
没见过静止不动的云。

夏天农忙时，父母在田里
插秧，我在田埂上玩耍。猛然
间，我看到秧田的大片水里竟
然倒映着广阔的天空，白云在
父母的脚下游走，他们瞬间都
变成腾云驾雾的神仙。那一
刻，我傻了，浑然忘记了他们是
在弯腰辛苦地劳作。

童年的天空
张华梅

新 苗（木刻） 肖晨 作

盼望长大的童年“六一”
专题


